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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前言

1869年第二版序言我的早逝的朋友约瑟夫·魏德迈，曾打算从1852年1月1日起在纽约出版一个政治周
刊。他曾请求我给这个刊物写政变的历史。因此，我直到2月中为止每周都在为他撰写题为《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论文。这时，魏德迈原来的计划遭到了失败。作为变通办法，他在1852年春
季开始出版名为《革命》的月刊，月刊第一期的内容就是我的《雾月十八日》。那时这一刊物已有数
百份输送到德国，不过没有在真正的书籍市场上出售过。当我向一个行为极端激进的德国书商建议销
售这种刊物时，他带着真正的道义上的恐惧拒绝了这种“不合时宜的要求”。从上述事实中就可以看
出，本书是在形势的直接压迫下写成的，而且其中的历史材料只是截至(1852年)2月止。现在把它再版
发行，一方面是由于书籍市场上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由于我那些在德国的朋友们的催促。在与我这部
著作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论述同一问题的著作中，值得注意的只有两部：维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仑
》和蒲鲁东的《政变》。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机智的痛骂。事变
本身在他笔下被描绘成了晴天的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
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性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巨人了。
蒲鲁东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在他那里关于政变的历史构想不知不觉地
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编纂学家所犯的
错误。相反，我则是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
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现在如果对本书加以修改，就会使它失掉自己的特色。因此，我只限于改正
印错的字，并去掉那些现在已经不再能理解的暗语。我这部著作的结束语：“但是，如果皇袍终于落
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3顶上倒塌下来”——这句话已经实现了
。沙尔腊斯上校在他论述1815年战役的著作中，开始了对崇拜拿破仑的攻击。从那时起，特别是在最
近几年中，法国的出版物借助历史研究、批评、讽刺和诙谐等等武器彻底破除了关于拿破仑的奇谈。
在法国境外，这种与传统的民众信仰的断然决裂，这个非同寻常的精神革命，很少有人注意，更不为
人所理解。最后，我希望，我这部著作对于清除那种特别是现今在德国流行的所谓凯撒主义的书生用
语，将会有所帮助。在作这种肤浅的历史对比时，人们忘记了主要的一点，即在古罗马，阶级斗争只
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富有的自由民与贫穷的自由民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
民众，即奴隶，则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的舞台台柱。人们忘记了西斯蒙第所说的一句名言：罗马
的无产阶段依靠社会过活，现代社会则依靠无产阶段过活。由于古代阶段斗争同现代阶段斗争在物质
经济条件方面有这样的根本区别，由这种斗争所产生的政治怪物之间的共同点也就不可能比坎特伯雷
大主教与最高祭司撒母耳之间的共同点更多。卡尔·马克思1869年6月23日于伦敦载于1869年7月在汉
堡出版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2版。原文是德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
卷第579—5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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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内容概要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针对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的政变而撰写的一部评述法
国政局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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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章节摘录

国民自卫军的指挥权在这里好像成了最高军事统帅的一种属性，同样，国民自卫军本身也好像只是正
规军的附属物。最后，在6月13日国民自卫军已经被粉碎，这不仅是由于从这一天起它在法国全国各地
都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被解散，直到它只剩了一些碎屑为止。6月13日的示威游行首先是国民自卫军中
民主派的示威游行。固然，他们用来和军队对抗的，不是自己的武器，而只是自己的军装；可是，护
身符就在于这个军装。军队知道，这种军装不过是一块普普通通的毛料。魔法消失了。1848年六月事
变时，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国民自卫军为代表同军队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1849年6月13日，资
产阶级在军队的帮助下驱散了小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1851年12月2日，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也已
经不存在了，当波拿巴后来签署解散国民自卫军的法令时，他只是确认了既成的事实。资产阶级就这
样自己毁坏了自己对抗军队的最后一个武器，但是自从小资产阶级已不像一个忠顺的臣仆支持它而像
一个反叛者反对它的时候，它就已经应该毁坏这个武器了。一般说来，资产阶级一当自己成为专制者
的时候，它就不得不亲手把自己用来对付专制制度的一切防御手段尽行毁坏。这时候，秩序党却在庆
祝政权重新回到它手里(1848年它失掉了这个政权，好像只是为了1849年它摆脱一切羁绊的时候重新把
它收回来)，它对共和国和宪法横加侮辱，咒骂未来；现在和过去的一切革命，甚至连它自己的领袖所
完成的革命都包括在内，最后还颁布了钳制报刊言论、消灭结社自由和把戒严状态规定为正常制度的
法律。接着，国民议会从8月中旬到10月中旬停止了开会，任命了休会期间的常任委员会。在休会期间
，正统派在埃姆斯进行阴谋活动，奥尔良派在克莱尔蒙特进行阴谋活动，波拿巴借皇帝式的巡游来进
行阴谋活动，而各省议会则在为修改宪法召开的会议上施展阴谋，这是国民议会定期休会时期照例发
生的一些事实。这些事实只有在它们具有事变的性质时，我才较为详细地予以论述。不过这里还应该
指出，国民议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退出舞台，只留下路易·波拿巴这一个——虽然是一个可怜的
——人物在众目共睹之下占据共和国首脑的地位，国民议会的这种举动是失策的，而这时秩序党却分
解为各个保皇派构成部分，发泄其彼此敌对的复辟欲望，使公众为之哗然。每当这种休会期间议会的
喧闹声趋于沉寂而议会的身体消融到国民里去的时候，就显然可以看出，这个共和国为要显出自己的
真面目来，只缺少一件东西——使议会的休会继续不断，并把共和国的“自申，平等，博爱”这句格
言代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这时，波拿巴急忙免除了陆军部长奥普尔的职务，随即把
他派到阿尔及尔去，任命施拉姆将军继任陆军部长。11月12日波拿巴向国民议会送去了一篇美国式的
冗长咨文，其中充满了琐事，渗透着秩序的臭味，渴望调和，表示服从宪法，谈论到所有一切，只是
没有谈论到当前的紧急问题。他好像是顺便指出，根据宪法的明确规定，军队的指挥权完全属于总统
。这篇咨文是以下面一段极其庄严的词句结尾的： “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我只受誓言约束，我
将谨守这个誓言给我划定的狭隘界限⋯⋯至于我个人，我是人民选出的，我的权力完全是人民赋予的
，我将永远服从人民的合法表示的意志。如果你们在本届会期中决定要修正宪法，那就由制宪议会来
调整行政权的地位。否则人民将于1852年庄严地宣布自己的决定。可是不论将来的结局如何，我们总
应该取得一种共识，永远不让一个伟大民族的命运由热情、意外事故或暴力来主宰⋯⋯ 我首先注意的
问题不是弄清楚谁将在1852年治理法国，而是要运用我所能支配的时间使这个过渡时期不发生风波和
乱子。我对诸位是开诚布公的。望你们以信任来回答我的诚意，以襄助来回答我的善念，其余的一切
上帝会来照顾。”资产阶级的有礼貌的、伪善而温和的、庸俗慈善的腔调，在十二月十日会的专权者
兼圣莫和萨托里的野餐英雄的口中，暴露了它那最深长的含义： 关于这种内心剖白是否值得信任的问
题，秩序党的卫戍官们总是心中有数的。誓言他们早已听厌了，他们自己的人中间就有许多政治上发
伪誓的老手和巧匠；不过关于军队的那一段话，他们倒没有听漏。他们愤懑地发觉：这个咨文非常烦
琐地列举了最近颁布的各种法律，但是故意不提最重要的法律——选举法；不仅如此，在不修改宪法
的情况下，这个咨文把1852年的总统选举委诸人民。选举法是拴在秩序党脚上的铅球，妨碍他们行动
，当然更妨碍他们冲击!此外，波拿巴以正式解散十二月十日会和免除奥普尔的陆军部长职务的手法，
亲手把替罪的羔羊献到祖国的祭坛上。他把预期发生的尖锐冲突缓和了下来。最后，秩序党自己也胆
怯地竭力回避、缓和并抹杀和行政权发生的决定性的冲突。由于害怕失去在和革命进行斗争中所获得
的一切，它让敌手攫取了它所获得的果实。“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秩序党从2月起就开始对革
命这样叫喊；现在波拿巴在他的咨文中又对秩序党这样叫喊。“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波拿巴采
取了图谋篡夺权位的行为，但是当秩序党因为这种行为而吵吵嚷嚷并且神经过敏地加以解释的时候，
它就造成了“不安宁”。只要没有人谈到萨托里的腊肠，这腊肠是根本不会说话的。“法国要求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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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先是安宁。”所以波拿巴要求让他安安静静地干他的事情，而议会党却由于双重的恐惧而动弹不得：
一怕重新引起革命的不安宁状态，二怕自己在本阶级即资产阶级眼中成为造成不安宁的人。既然法国
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所以秩序党也就不敢用“战争”来回答波拿巴咨文中的“和平”了。公众本来以
为在国民议会开会时准有好戏看，结果是大失所望。反对派议员要求常任委员会交出它关于十月事件
的记录，但这个要求被多数否决了。人们根本规避一切可能激动人心的辩论。国民议会在1850年11月
和12月的工作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直到12月底，才开始在议会的个别特权问题上爆发一场游击战。自
从资产阶级以废止普选权暂时避开了阶级斗争的时候起，运动就沦为两个权力之间为特权问题发生的
小小的口角。有一位人民代表，名叫莫甘，因负债被法庭判罪。司法部长鲁埃在回答法院院长的询问
时宣称，应当径直下令把负债者拘捕起来。于是莫甘就被投入债务监狱。国民议会知道这种谋害行为
时，大为愤懑。它不仅决定立即释放被捕者，而且当晚就通过自己的法警强制地把他从克利希监狱放
出来了。可是，为了要证明自己信仰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并且暗中打算将来在必要时能够把讨厌的山
岳党人安置到收容所去，国民议会又宣布说：在事先取得它的同意时，拘捕负债的人民代表是容许的
。国民议会忘记宣布总统也可以因负债被捕入狱。国民议会把自己议员的不可侵犯权的最后一点影子
都消灭无余了。可见金融贵族指责秩序党对行政权进行的议会斗争是破坏秩序，而把总统每次对它那
些所谓的代表们的胜利当作秩序的胜利来欢呼。这里所说的金融贵族，应当了解为不只是那些大国债
经纪人和大国家证券投机者，这些人的利益当然是和国家政权的利益相吻合的。全部现代金融业，全
部银行业，都是和社会信用极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银行的部分营业资本必然要投入容易兑现的国
家证券以收取利息。银行存款，即交给银行并由银行在商人和工业家之间分配的资本，有一部分是从
国家债权人的红利中得来的。既然在一切时代国家政权的稳定对整个金融市场和这种金融市场的牧师
们来说是摩西和先知，那么现在，当任何大洪水都有把旧的国家连同旧的国债一并从地面上冲掉的危
险时，又怎能不是这样呢?狂热地渴望秩序的工业资产阶级，也因议会内的秩序党和行政权发生争吵而
感到烦恼。梯也尔、昂格勒斯、圣贝夫等人在1月18日因尚加尔涅免职事件投票以后，也受到他们的选
民们(而且正是工业区的选民)的公开谴责，特别是他们跟山岳党成立联盟的行为被指斥为背叛秩序。
如果说，像我们所已经看到的，秩序党和总统的斗争不过是些言过其实的嘲弄和琐屑无聊的攻讦，不
配受到好的待遇，那么，另一方面，对这部分要求自己的代表们顺从地把军权从自己的议会手中奉送
给冒险的王位追求者去掌握的资产阶级，就连那些曾为他们的利益而采用过的攻讦手段也不值得采取
了。这部分资产阶级表明，为了保持他们的公共利益、他们本阶级的利益、他们的政治权力而进行的
斗争，是有碍于他们私人的事情的，因而只是使他们感到痛苦和烦恼。当波拿巴巡游各地时，外省城
市的资产阶级显贵、市政官员、商业法庭的法官等等，到处都几乎毫无例外地以极卑屈的态度迎接他
，甚至当他在第戎公开地攻击国民议会，特别是攻击秩序党的时候，也是这样欢迎他。当商业情况良
好的时候(1851年初还是这样)，商业资产阶级狂暴地反对任何议会斗争，生怕这种斗争会使商业吃亏
。当商业情况不好的时候(从1851年2月底起已成为经常现象了)，商业资产阶级就抱怨议会斗争是商业
停滞的原因，并要求为了活跃商业停止这种斗争。关于修改宪法的讨论恰好发生在这种不好的时期。
因为当时涉及到现存国家制度的生死存亡问题，所以资产阶级就更有理由要求它的代表们终止这种痛
苦的过渡状态，同时又保持现状。这里面没有任何矛盾。它所理解的终止过渡状态，正是延长过渡状
态，将应当作出决断的时刻拖延到遥远的将来。保持现状只能有两种方法：一是延长波拿巴掌权的期
限，一是让波拿巴按照宪法退职，选出卡芬雅克来。一部分资产阶级倾向于后一种解决方法，可是他
们除了叫他们的代表保持沉默，不去触动这个迫切的问题以外，提不出更好的建议。他们以为，如果
他们的代表不出来讲话，波拿巴就不会行动了。他们希望有一个为了不让人看见而把头藏起来的鸵鸟
议会。另一部分资产阶级希望让已经坐在总统位子上的波拿巴留任总统，一切照旧不变。他们感到愤
慨的，是他们的议会不愿意公开违背宪法和率直地放弃权力。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从8月25日起召开
的各省委员会(大资产阶级的地方代议机关)，几乎一致表示赞成修改宪法，即反对议会，拥护波拿巴
。资产阶级对于自己的著作界代表和自己的报纸所表现的愤怒，比它跟议会代表们的破裂更为明显。
只要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抨击一下波拿巴篡夺权力的欲望，只要报刊企图保护一下资产阶级的政抬权
利不受行政权侵害，资产者陪审团就判处数额异常巨大的罚款和不光彩的监禁，这种情况不仅使法国
，而且使整个欧洲都感到惊愕。前面我已经指出，议会内的秩序党由于叫嚣要安静而自己也得安静下
来，它在反对其他社会阶级的斗争中亲手取消了自己的制度即议会制度的一切条件，从而宣布资产阶
级的政治统治同资产阶级的安全和生存是不相容的，相反，议会外的资产阶级群众，却对总统奴颜婢
膝，诋毁议会，粗野地对待自己的报刊，从而促使波拿巴压制和消灭资产阶级中讲话和写文章的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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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即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著作家、资产阶级的讲坛和报纸，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它能够在不受限
制的强硬的政府保护下安心地从事他们私人的事情。它毫不含糊地声明说，它渴望摆脱自己的政治统
治地位，以便摆脱这种统治地位带来的麻烦和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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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1869年第二版序言我的早逝的朋友约瑟夫·魏德迈，曾打算从1852年1月1日起在纽约出版一个政治周
刊。他曾请求我给这个刊物写政变的历史。因此，我直到2月中为止每周都在为他撰写题为《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论文。这时，魏德迈原来的计划遭到了失败。作为变通办法，他在1852年春
季开始出版名为《革命》的月刊，月刊第一期的内容就是我的《雾月十八日》。那时这一刊物已有数
百份输送到德国，不过没有在真正的书籍市场上出售过。当我向一个行为极端激进的德国书商建议销
售这种刊物时，他带着真正的道义上的恐惧拒绝了这种“不合时宜的要求”。    从上述事实中就可以
看出，本书是在形势的直接压迫下写成的，而且其中的历史材料只是截至(1852年)2月止。现在把它再
版发行，一方面是由于书籍市场上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由于我那些在德国的朋友们的催促。    在与我
这部著作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论述同一问题的著作中，值得注意的只有两部：维克多·雨果的《小拿
破仑》和蒲鲁东的《政变》。    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机智的痛骂
。事变本身在他笔下被描绘成了晴天的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
，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性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巨
人了。蒲鲁东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在他那里关于政变的历史构想不知
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编纂学家
所犯的错误。相反，我则是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
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现在如果对本书加以修改，就会使它失掉自己的特色。因此，我只
限于改正印错的字，并去掉那些现在已经不再能理解的暗语。    我这部著作的结束语：“但是，如果
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3顶上倒塌下来”——这句话
已经实现了。    沙尔腊斯上校在他论述1815年战役的著作中，开始了对崇拜拿破仑的攻击。从那时起
，特别是在最近几年中，法国的出版物借助历史研究、批评、讽刺和诙谐等等武器彻底破除了关于拿
破仑的奇谈。在法国境外，这种与传统的民众信仰的断然决裂，这个非同寻常的精神革命，很少有人
注意，更不为人所理解。    最后，我希望，我这部著作对于清除那种特别是现今在德国流行的所谓凯
撒主义的书生用语，将会有所帮助。在作这种肤浅的历史对比时，人们忘记了主要的一点，即在古罗
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富有的自由民与贫穷的自由民之间进行，而
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则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的舞台台柱。人们忘记了西斯蒙第所说的
一句名言：罗马的无产阶段依靠社会过活，现代社会则依靠无产阶段过活。由于古代阶段斗争同现代
阶段斗争在物质经济条件方面有这样的根本区别，由这种斗争所产生的政治怪物之间的共同点也就不
可能比坎特伯雷大主教与最高祭司撒母耳之间的共同点更多。                                                        卡尔·马克
思                                                   1869年6月23日于伦敦    载于1869年7月在汉堡出版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
十八日》第2版。    原文是德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579—5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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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其实想让你国完蛋，最快的办法不是战争不是革命不是政变不是改良，而是让毛少将从修正主义
集团手中夺回帝位。因为马克思替黑格尔说过：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如果皇袍终于落在孙
子身上，那么爷爷的遗体就将从主席纪念堂里被搬出来。
2、对相关历史不熟悉很难读懂，第一张第七章写得精彩，中间各派系的议会斗争读的懵懂。老马的
笔力雄健，各种长句充满能量。
3、你们这些对着中国冷嘲热讽的人是什么心态？！
4、老马还是厉害啊。。虽然不了解相应的历史语境就根本无从谈起理解。。
5、天才
6、拿破仑三世的上台当政与今上异曲同工
7、教科书一般的政治分析。
马克思的笔力太过雄健，真是大“史家”。不过是“文胜质则史”的“史”。
8、妙
9、阶级斗争影响宪法的存废。如今讨论的宪政基本上是在不存在阶级对立、斗争的情况下讨论宪法
上权利的安排。如果加入阶级对立，就需要革命与反革命，无宪法可言。
10、马克思老板，这个文笔，真是好得惊人。字面意义上的刀笔。用典繁缛，行文流利，喷起人来又
会暗搓搓来一刀又会当面直斥，刘勰看了都会说是好文章，服气。
11、去年看的
12、头一回试着去对一个文本条分缕析 虽然读书报告仍然没写出个所以然来 惭愧 我对马克思他老人
家运用的修辞手法注意力压过了他的论述
13、读不懂，自己水平问题，对这种完全没有兴趣
14、好精彩好喜欢！马克思的幽默。可以和托克维尔的《旧制度》和《回忆录》比照阅读。如果刨去
马克思的阶级立场，这部著作依旧会很有趣，所以呢，中国近代史的书写如果刨去某些情感立场，依
旧可以写得很有趣（如《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
15、啊，居然真的有这种单行本可以让我标注⋯
16、为了应付征文，读了好几遍。。。
确实是老马比较容易读懂的书籍，入门书
阶级分析法还是有一定合理性
各利益阶层之间的斗争进而导致革命的崩溃，呵～
17、作为带领欧洲走出1848年动乱的政治强人，马基雅维利实用主义的正统传人，愤青马克思对拿破
仑三世的评价是极其不公正的，波旁王朝与奥尔良王朝制造的空前社会矛盾引发了革命的动荡，人心
思定的氛围让路易.波拿巴顺理成章地问鼎杜伊勒里宫，所谓流氓无产阶级的帽子笼统地掩盖了法兰西
议会制的软肋。
18、自认为懂了阶级斗争理论的人都该读一读，这是马克思政治哲学最好的表达。
19、我只能说句“Wonderful”
20、其实马克思的文字写得确实好，标枪，檄文，怪不得能吸引那么多青年追随者。只是现在的教育
把他僵化了，真的读点马克思，可能当代大学思想政治教育都可以有所改观。
21、文学历史
22、这长文充分体现了马老师小报写手的一面，看来齐泽克在这方面实在是继承了马导师的衣钵。但
这种文章特点就是太难懂！对于非同时代的人太艰涩了，就好像齐老师的文章100年后一定很难懂一样
23、最后对小农的分析堪称精辟。另外那些拿人性说事的，别忘了这是历史，不是小说。
24、对当时的历史不太了解，准备读第二遍
25、川普的雾月十八日，哈
26、阶级分析法，马克思挺复杂，说不清楚他到底支持大政府还是小政府
27、一篇历史社会分析、时评和政治预言
28、坐标2016年11月15日，真的没有人觉得这本书满本写的都是特朗普么
29、文笔是真好。
30、“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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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色。”虽然现在最多只是马克思老师创建的那套主义的同情者，还是必须承认这本书写得超级棒，洞
察力高明得要死，文风刻薄好玩儿的要死～
31、messy
32、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
33、哈哈，这本书越来越应景啊
34、作为混迹于个人主义盛行和去乌托邦的时代的人，我第一反应是这哥们真他妈有才华！
35、马克思用他绝妙的阶级斗争理论，为世人分析了1848年的革命及其后各阶级的权力斗争创造了一
种怎样的形势和条件，让路易波拿巴这一个小丑式的冒险家，篡夺了1848年的革命果实。语言幽默，
排比句式气势磅礴而引人深思，值得多读。
36、马克思的论证法自然令人折服，更妙不可言的是他行文中时时显露又不蔓不枝的文学功底。
37、在大选辩论的同时仔细读了一遍雾月十八日。冥冥之中必有所指⋯⋯然而真是神作呀！
38、马克思经典政论文
39、唐纳德 特朗普的雾月十八日
40、虽然不能说完全读懂了他的讽刺文体，但是这段历史终于从阶级斗争的方式认识了一遍，收获还
是很大呀，开心，本科最后一篇课程论文写完啦：）
41、雄辞闳辩，璀璨夺目。
42、依然觉得最重要的坑是国家理论，以及阶级在政治利益（“阶级利益代表”）和物质利益的转换
当中的作用。然而看的书还是太少...
43、历史白痴者最好从最后一章开始看，否则会迷失在各种比喻和历史细节中。床破当选之后才后知
后觉地发现这本书的意义。太精辟了。
44、文采丰富的阶级分析范本
45、课程要求读选段的书，囫囵吞枣地过了一遍。特别厉害。以及文笔是好啊，刻薄得有点喜闻乐见
46、读得很痛苦
47、史实的陈述里繁杂的人名阅读起来让人头疼，对事件发生的背景了解得也不够深，看书评才把思
路串起来
48、需要再读一遍~
49、懵懵懂懂读下来，还蛮有意思的书，很短。马哲跟马克思本人的著作其实是两回事。
50、重温经典，为天朝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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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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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章节试读

1、《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笔记-第25页

        如果说后来宪法被刺刀葬送了，那末不要忘记，在它还在母胎中时刺刀（是指向人民的）就保护
过它，而且它是在刺刀帮助下出世的。‘正直的共和派’的祖先们曾经拿着他们的象征即三色旗走遍
了全欧洲。“正直的共和派”自己也作出了一种发明，这种发明自己给自己开拓了通向整个大陆的道
路，但是它又抱着永不熄灭的爱情回到法国，直到它终于在法国的半数的省里取得公民权为止。这一
发明就是戒严。这是一项卓越的发明，每当法国革命进程处于危机关头，它就要被周期地加以运用。

2、《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笔记-七

        法国资产阶级早已把拿破仑的《Dans cinquante ans，l’Europe sera républicaine ou cosaque》〔‘五
十年后，欧洲是共和制的欧洲还是哥萨克式的欧洲’〕这个二难推论给解决了。它以《république
cosaque》〔‘哥萨克式的共和国’〕解决了这个二难推论

3、《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笔记-一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
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
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
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
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由此可见，在这些
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勉强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提高想像中的某一
任务的意义，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
命的幽灵重行游荡起来。

4、《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笔记-The 18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In his writing of The 18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Marx mainly focused on answering such a question: 
“Why on earth did the vigorous both the bourgeois’ and proletarian revolution fail?” Furthermore, “How
the class struggle in France created circumstances and relationships that made it possible for a grotesque mediocrity
to play a hero’s part?” (Pp. 8) By answering these questions, Marx revealed that “Men make their own history,
but they do not make it just as they please; they do not make it under circumstances chosen by themselves, but
under circumstances directly encountered, given and transmitted from the past.” (Pp.15) In other words, all
historical struggles are by their very nature struggles between different classes, which is more or less determined by
the economic status, ideological circumstances some certain class has been with.

What seems quite interesting to me is that we can clearly see a shift of Marx’s attitude towards proletarian and
proletarian revolution from The German Ideology to The 18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In The German
Ideology that Marx still remained quite optimistic towards the prospects of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nd considered
proletarian to be the foundation of a brand new society while his this kind of attitude shifted to a sober analysis as
we can discover in The 18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Marx noticed that he himself overestimated the
ideological level of proletarians by imposing the so-called sacred mission on them. The reality was, proletariats
jointed with petty bourgeoisie and became the Social-Democracy. “The peculiar character of Social-Democracy
is epitomized in the face that democratic-republican institutions are demand as a means, not of doing away with
two extremes, capital and wage labour, but of weakening their antagonism and transforming it into harmony.
”(Pp. 50) Thus, it could be inferred that proletarian revolution was doomed to be defe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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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ther reason that can account for the failure of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ccording to Marx, lies in the limits of
proletarian itself. He mentioned that “proletarian revolution⋯criticize themselves constantly, interrupt
themselves continually in their own course, come back to the apparently accomplished in order to begin it afresh,
deride with unmerciful thoroughness the inadequacies, weaknesses and paltrinesses of their first attempts, seem to
throw down their adversary only in order that he may draw new strength from the earth and rise again, more
gigantic, before them, recoil ever and anon from the indefinite prodigious of their own aims, until a situation has
been created which makes all turning back impossible.” (Pp. 19) 

In the end of this book, Marx pointed out that it was because of the small-holding peasants constituting the mass
population of France that led to the coming of Louis Bonaparte. My question is, according to Marx,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peasants and proletarians? Can they transform from one to the other? 

5、《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笔记-第35页

        秩序党似乎是永远忙于‘反动’，而这种‘反动’（完全像在普鲁士一样）是反对出版、结社等
等，并且（又像在普鲁士一样）是以官僚、宪兵和法庭进行粗暴的警察干涉的方式实现的。‘山岳党
’同样毫不停息地忙于抵抗这种攻击，忙于保护‘永恒的人’，好像近一百五十年以来每个所谓的人
民政党所多多少少做过的那样。可是，只要更仔细地分析一下情况和各个政党，这种遮蔽着阶级斗争
和这个时期特有容貌的假象就消失了。

6、《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笔记-序言

        。。就像一个刚学会一种新语言的人总是要把它翻译成本国语言一样；只有当他能够不必再心里
吧新语言翻译成本国语言，当它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
，才算是运用自如。

7、《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笔记-七

        但是，要很好地了解我的意思。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力
求摆脱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些条件和这种小块土地的农民；不是
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是愚蠢地拘守这个旧制度并期待帝国的幽
灵来拯救他们和他们的小块土地并赐给他们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
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不
是农民的现代的塞文，而是农民的现代的万第

8、《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笔记-七

        现代国家/官僚机构的诞生
这个行政权力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五十万人的官吏队伍和五
十万人的军队，——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
君主专制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土地所有
者的和城市的领主特权转化为国家权力的同样众多的属性；封建的显贵人物转化为领取薪俸的官吏；
互相交错的中世纪领主权力的五颜六色的图谱（像一堆货样一样）转化为确切规定了的国家权力的图
案，这里盛行的分工和集中就像工厂里的一样。第一次法国革命所抱的目的是破坏一切地方的、区域
的、城市的和各省的特殊权力以造成全国的公民的统一，它必需把专制君主制所已经开始的事情——
中央集权加以发展，但是它同时也就扩大了政府权力的容量、属性和帮手的数目。拿破仑完成了这个
国家机器。正统王朝和七月王朝并没有增添什么新的东西，不过是扩大了分工，这种分工随着资产阶
级社会内部的分工愈益造成新的利益集团，即造成国家管理的新对象，而愈益扩大起来。每一种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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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都立即脱离社会而作为一个最高的普遍的利益来与社会相对立，都从社会成员自己行动的范
围中划分出来而成为政府活动的对象——从某一村镇的桥梁、校舍和公共财产起，直到法国的铁路、
国有财产和国立大学止。最后，议会制共和国在它反对革命的斗争中，除采用高压手段而外，还不得
不加强政府权力的工具和集中化。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毁坏。那些争夺统
治权而相继更替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自己胜利的主要战利品。
国家权力从市民社会中异化
但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在第一次革命时期，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官僚不过是为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进
行准备的手段。在复辟时期，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官僚虽力求达到个人专
制，但它终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

只是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和市民社会比起来，国家机器已经
大大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它现在竟能以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一个从外国来的、被喝醉了的士兵拥
为领袖的冒险家做首脑，而这些士兵是他用烧酒和腊肠收买过来的，并且他还要不断地用腊肠来讨好
他们。由此便产生了怯懦的绝望和难以表述的屈辱情感，这种屈辱压住法国的胸膛，不让它自由呼吸
。法国觉得自己似乎是被凌辱了。
波拿巴复辟的阶级基础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式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
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
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
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
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
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
。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
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既然数百万家
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
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
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
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
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
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
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波拿巴王
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的农
民，而是想巩固这些条件和这种小块土地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
农村居民，而是愚蠢地拘守这个旧制度并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他们和他们的小块土地并赐给他们以
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
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不是农民的现代的塞文，而是农民的现代的万第
。
“拿破仑观念”（小块土地所有制的解体以及由此引起的政治、宗教和观念变化）
第一次革命把半农奴式的农民变成了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之后，拿破仑巩固和调整了某些条件，保证农
民能够自由无阻地利用他们刚得到的法国土地并满足其强烈的私有欲。可是法国农民现在贫困的原因
，正是他们的小块土地、地产的分散，即被拿破仑在法国固定下来的所有制形式。这正是使法国封建
农民成为小块土地的所有主，而使拿破仑成为皇帝的物质条件。只经过两代就足以产生这样不可避免
的结果：农业日益恶化，农民负债日益增加。“拿破仑的”所有制形式，在十九世纪初期原是保证法
国农村居民解放和富裕的条件，在这个世纪却已变成使他们受奴役和贫穷化的法律了。而这个法律正
是第二个波拿巴必须维护的《idées napoléoniennes》中的第一个观念。小块土地除了肩负资本加于
它的抵押债务外，还肩负着赋税的重担。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源泉，一句话，它是
行政权力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是同一个概念。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
说来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立足的基地。它造成全国范围内一切关系和个人的齐一的水平。所以，它
也就使得有可能从一个最高的中心对这个划一的整体的各个部分发生同等的作用。它消灭人民群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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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权力之间的贵族中间阶梯。所以它也就引起这一国家权力的全面的直接的干涉和它的直属机关的
到处入侵。最后，它造成没有职业的过剩的人口，使他们无论在农村或城市都找不到容身之地，因此
他们钻营官职，把官职当作一种值得尊敬的施舍，迫使增设官职。拿破仑借助于他用刺刀开辟的新市
场，借助于对大陆的掠夺，连本带利一并偿还了他强制征收的赋税。拿破仑的赋税曾是刺激农民发展
副业的手段，而现在赋税却使这些副业失去最后的资源，失去抵御贫困化的最后的可能性。至于大群
富贵豪华的官僚，这更是最适合第二个波拿巴心意的一种《idée napoléonienne》了。另一个《idée 
napoléonienne》是作为政府工具的教士的统治。可是，如果说刚刚出现的小块土地由于它和社会相协
调，由于它处在依赖自然力的地位并且对保护它的最高权力采取顺从态度，因而自然是相信宗教的，
那末，债台高筑而和社会及政权脱离并且被迫越出自己的有限范围的小块土地自然要变成反宗教的了
。苍天是刚才获得的小块土地的不坏的附加物，何况它还创造着天气；可是一到有人硬要把苍天当作
小块土地的代替品的时候，它就成为一种嘲弄了。那时，教士就成为地上警察的涂了圣油的警犬——
这也是一种《idée  napoléonienne》。最后，《idée  napoléonienne》登峰造极的一点，就是军队占
压倒的优势。军队是小农的point  d’honneur〔光荣〕，因为军队把小农造成保护自己新得的财产免受
外敌侵犯的英雄，颂扬他们刚获得的民族统一，掠夺世界并使之革命化。军服是他们的大礼服，战争
是他们的诗篇，在想像中扩大和完整起来的小块土地是他们的祖国，而爱国主义是私有感的理想形态
。可是，现在法国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所要对付的敌人，已不是哥萨克，而是法警和税吏了。小
块土地已不是躺在所谓的祖国中，而是存放在抵押账簿中了。军队本身已不再是农民青年的精华，而
是农民流氓无产阶级的败类了。
观念的物质基础
这样，我们就看到：一切《idée  napoléonienne》〔“拿破仑观念”〕都是不发达的、青春年少的小
块土地所抱的观念；对于已经衰老的小块土地说来，这些观念是荒谬的，它们只是它临死挣扎时的幻
觉，是变成了空话的词句，是变成了幽灵的魂魄。但是，为了使法国国民大众解脱传统的束缚，为了
使国家权力和社会之间的对立以纯粹的形态表现出来，一出模仿帝国的滑稽剧是必要的。随着小块土
地所有制日益加剧的解体，建立在它上面的国家建筑物将倒塌下去。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国家中央集权
制，只能在和封建制度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军事官僚政府机器的废墟上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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